
在 抗 日 烽 火 中 诞 生 的 新 世 纪 剧 社

傅 铎

〔一 〕

新世纪剧社是随着当时抗战形势的发展
,

在

敌后诞生的 文艺 团体之一
。

在八路军北上抗 日的

影响下
,

冀中各县纷纷成 立了
“
抗战救 国动员会

” 。

兹县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地方
,

早 有我们党的

地下组织
,

听以鑫县的救亡运动开展 的 既 快 又

好
。

有共产党员打先锋
、

做骨 干
,

首先把当时失

学的学生
、

教员召唤起来
。

面对 日寇的侵略
,

真

是一呼百应
,

人人义愤填膺
,

有压抑不住的抗日

怒火
,

愿洒满腔热血
、

愿抛颈上头颅
,

为民族生

存而战斗
,

立即组织了
“
舞县抗 日救 国动员会

” ,

下边分设青年救国会
、

妇女救 国 会
、

农 民 救 国

会
、

工人救 国会等群众 团体
。

并联合组成 了若干

宣传小组
,

像一股洪流分别深入农村进行抗 日救

亡宣传
。

每到一村 召集村民 开 会
、

演 讲
,

号 召

“
有人 出人

,

有钱出钱
,

有枪 出枪
”
支援 抗 日 战

争
。

但是这种 口头宣传
,

毕竟 是单调 的
,

靠一张

嘴巴宣讲抗
.
咙大道理

,

就是再 有口才 的人
,

嗓门

再大
,

声音 再亮
,

语言再生动
,

听的人也难免觉

得枯燥无味
,

你在台上大声疾呼
,

喊哑嗓子
,

下

边群众还是 为数不多
,

而且是你来我往
,

站不稳

脚
,

听不入耳
。

因此
,

总不免有号召力不强
,

收

效不大的情 兄存在
。

如何改变这种局面
,

确实是

需要研究解决的当务之急
。

一个宣传小组提供了

先进经验
。

他们让一位女同志唱了一个歌子
,

歌

名叫《松花江上》
,

颇受群众欢迎
。

象
“
吸铁 石

”
一

样吸来 了不少听众
,

台下鸦雀无声
,

洗耳静听
,

而

且听完之后还恋恋不舍
,

不愿离去
。

一位老大娘走

上来拉着那位唱歌的小女 同志说
:

闺女
,

再 唱个

“
葱花姜

” `
松花江 ) 吧

,

着实好听
。

一个歌子唱 了

几遍听不厌
,

听不倦
。

从此
,

象发现 了新大陆一

样
,

大家议论纷纷
,

如果能成立个剧 团有多好
,

锣鼓一敲
,

又演
、

义唱
,

红火热 闹
,

群 众 准 欢

迎
,

准能召来人山人海
。

为了加强宣传效果
,

说

干就干
。

于是
,

就由县教育界的老前辈
,

在全县

知识分子中享有威望的刘通庸同志挑头
,

负责筹

建剧社
。

我在番县高小读书时是刘通庸同志的学

生
。

、

在学校每次开同乐晚会时
,

我都参加演出
,

又装男又装女
,

又演又唱
,

懊个文艺的爱好者
,

号称
“
活宝

” 。

失学 以后
,

又在保定一个教会办的

剧社学演过一年多的文明新戏
,

所以也被邀参加
,

了剧社的筹备工作
。

那时我既失学又失业
,

在家

务农
,

是村
“
抗战救 国动员会

”
的负责人

,

听说要

成立剧社
,

我是十分拥护
,

如鱼 得 水
,

欢 欣 之

极
。

氢县各机关
、

团体的负责人
,

听说成立剧社

都很热心
,

积极为剧社推荐人才
。

很快挑选了一

批吹
、

拉
、

弹
、

唱的活跃分子
。

自然
,

在组建的过

程 中
,

也不是一帆风顺 的
,

旧社会那种歧视
“
戏

好
” 、

“
吹鼓手

”
的封建传统观念起了一定的梗 阻

作用
,

被推荐出来的演员大多是学生
、

教员
,

`

那

时算是有名望有地位与众不同的人
,

有的嘴里不

说
,

心里总是有个不大不小的疙瘩
,

认为到剧社

去演戏不大光彩
,

不够体 面
,

舆论也不好听
。

当

然
,

在抗 日救国不 当亡 国奴这个大前提下
,

生命可

抛
,

热血可洒
,

还有什么光彩不光彩
、

体面不体

面可谈呢 ? 男同志们思想容易打通
,

困难的是女

同志
。

尽管她们个人可以完全服从抗 日工作的需

要
,

家里的老人
、

兄长思想不通就是一关
。 _

因为

剧社就在家门口上 活动
,

亲戚朋友 们低头不见抬

头见
,

台下不见台上见
,

当个
“
戏子

”
还是

“
坤角

” ,

好像矮人 一头
。

段森同志刚十三岁
,

很有表演才

能
,

聪明伶俐
,

很愿参加剧社
,

她的哥哥听说妹

妹参加了剧社
,

转弯抹角的找理由
,

拉段森同志

回家
,

说什么年纪小离不开家
,

还得上学等等
。

他把段森同志拉回家
,

段森同志又偷偷出来
,

又

拉回家
,

又偷偷出来
,

最后还是离开 了剧社
。

还

有楚营同志 的母亲
,

坚决反对女儿到 剧 社 来 演

戏
,

说天老爷来请也不许参加
。

总是强调念了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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辈子书
,

念来念去当个
“
戏子

” ,

没有出息
。

把楚

黄同志关在家里
,

用绳子绑上
,

大门不让出
,

二

门不准迈
,

坐了
“
禁闭

” 。

经过了不少人以
“
车轮

战禾
”
来劝说

,

做了不少工作
,

讲了不少抚战大

遗理
,

最后总算是勉勉强强打通了思想
。

经过 了一段筹备工作
,

人员算是凑齐了
,

总

共有二十一
、

二人
,

.

还算精干
。

推举出张春霖当

社长
,

下设总务部
、

剧务部
,

刘继同志负责总务

部工作
。

因为我演过戏
,

好歹有点实践经验
,

矮

子里边拔将军
,

所以让我负责剧务部的工作
。

刘

通庸同志虽不算剧社成员
,

但他实际 是 剧社 的
“

后台老板
” ,

剧社有什么困难
,

都是 他 跑 前 跑

后
。

剧社组建起来宁
,

剧社成员王偌向志把他家

的一处房子贡献出来做宿舍
、

办公
、

排演场地
。

娜他的一切演出器材还八字没有一撤呢
,

按刘通

庸向志的说法
, “
骑着马找马吧

” 。

由于抗战形势

的迅速发展
,

宣传工作的急需
,

剧社要马上成 立

趁来
,

快快排戏
,

一

快快演出
,

快快和群众见面
。

刘通庸同志费尽心机给剧社起了一个名字
:

竺新世纪剧社
” 。

顾名参义
,

就是创造新的世纪
,

应接新的世纪
,

这个名字得到大家的称赞
。

户

一九三八年二 月
,

一块蓝底白字上写
“
金县新

堆纪剧社
”
的醒 目的大牌子

,

挂在县城西小街王考
闭志象的大门 口

,

从此新世纪剧社正式诞生 了
。

〔二〕
`

剧社成立的那天
,

刘通庸
、

张春霖
、

刘继同

念
,

清早就赶来剧社驻地
,

等着 欢 迎 大 家
。

为

同志们整理床铺
,

扫院子
,

扫屋子
,

抬桌子
,

搬
4

灸子
,

忙了个不亦乐乎
。

早饭后
,

剧社的同志们

扛珍行李
,

带着自己的 胡 琴
、

弦子
、

大 鼓
、

笛

子
、

口琴等乐器从四面八方陆续来集合
。

都是年

轻人
,

都是活跃分子
,

个个喜笑颜开
,

不少人还

是老同学
,

为了挽救民族危亡
,

又走 到 一 起来

了
。
一见面说说笑笑

,

蹦蹦跳跳
,

好不热闹
,

霎

时间一个沉静冷清的小院
,

一片 生 机
、

春 意盎

然
,

满院生辉地沸腾起来了
。

很快就着手排戏 了
。

剧 本有 的是 领 导 找

来
,

也有自己编写的
,

还没有导演
,

怎么办呢?

只有自力更生
,

没有
“
银朱

” , “
红土

”
也就是好的

了
。

我和郭克同志演过戏
,

就分担了导演工作
。

说实话我们都不懂导演专业
,

真有点打着鸭子上

架
。

过了几天
,

齐祖耀同志来了
,

他演过戏
,

比

/

我和郭克高明
,

也参加了导演工作
。

虽然我们都

缺乏艺术实践经验
,

好在我们都有一股子蓬蓬勃

勃抗战救亡的热情
,

都有一股子敢说敢做
、

不怕

丑
、

不怕羞的创业精神
,

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挡

我们
。

齐不齐一把泥
,

丑不丑一合手
,

向着一个

共同的目标前进
。

我们导演
、

演员如兄如弟合作

得很好
,

团结得很好
,

排演工作进行 得 十 分 顺

利
。

整个剧社连男带女只有二十一
、

二人
,

同时

排 几个戏
,

一个人扮演几个角色
,

扮了男的扮女

的
,

扮了老头扮青年
,

扮了鬼子扮汉好
,

真是放

下
“
流星

”
耍

“
大刀

” ,

没有喘息的机会
。

工作越紧

张
、

越忙乱
,

同志们心情越愉快
、

越舒服
。

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
,

看着门 口挂着亮晶

晶的
“
鳌县新世纪剧社

”

牌子
,

听着院子里的鼓

声
,

吹
、

拉
、

弹
、

唱声
,

都 以热情赞许 的目光
,

喜盼 自己 的剧社早 日演出抗战新戏
。

经过一段排演实践
,

同志们都很用功
,

很努

力
,

作戏严肃认真
,

特别是演员对他们所扮演的

角色充满看爱憎分明的感情
,

剧本内容又激励着

他们的创造欲望
,

所以进步很快
。

尽管在表演才

能上有长短不齐之分
,

但总的来说
,

一台艺术新

苗在茁壮成长
。

尤其是齐祖耀同志扮演的老头
、

张震同志扮演的日本鬼子
、

郭克 同志 扮 演 的 老

婆
、

王偌同志扮演 的青年
、

李彩云
、

刘魁生同志

扮演的小孩
,

都各有特色
。

女同志刚来剧社
,

过

去没有登过舞台
,

总是有点抹不开面子
,

愿意扮

演姑娘
、

学生
,

不愿扮演媳妇
。

所以只好由沈雁

同志男扮女装演少妇
。

这样
,

沈雁同志就成了剧

社挂头牌的
“
大青衣

”
了

。

正 当我们 日以继夜突击排演当中
,

在前方的

八路军英勇将士流血奋战
,

奋勇杀敌的胜利捷报

频频传来
。

缴获日军的枪枝
、

战刀
、

钢盔
、

皮鞋
、

黄呢大衣等等战利品
,

送给我们做演出的用品
。

这对我们排演工作又是一个战鼓催征
、

快马加鞭

的极大动力
,

激励着我们快排
、

快演
、

快上前线

慰问前方将士
。

热情高
,

火气大
,

劲头足
,

愿把

全部青春活力献给抗日救亡工作
。

经过一个月的

奋战
,

我们排出了《放下你的鞭子》
、 《活路 》

、

《 自

取》
、

减小英雄 》
、

《王百计》
、

《察东之夜 》
、

《胜利

归来》
、

《拒毒》
、

《母老虎》
、

《新花子拾金》
、

《游

击队 》等十多个剧 目
。

节 目排出来了
。

准备先在县里举 行 首 场 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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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,

请群众鉴定
,

丑媳妇不怕见公婆
。

一个降生

刚刚满月的婴儿就要见世面 了
,

我们 的心情既高

兴又紧张
。

〔三 〕

我们带着喜悦心情
,

积极准备首 次 演 出 工

作
, ’

全体动员起来
,

挨家挨户借服装
,

借道具
,

借汽灯
,

还把演 员自己的床单
、

毯子
,

凡是演出

需要的东西都收集起来
,

我们没有多少资金
,

不

敢花钱
,

一切自力更生
。

化妆用品小县城买不到

也借不到
,

只好找代用 品了
。

没有油彩就用墨
,

用锅米子灰
,

没有胭脂
、
口红

,

就用农村过年贴

对联的梅红纸沾上吐液往脸上擦
,

经过试验
,

效

果满好
,

克服了种种困难
,

一切就绪
,

只待演出

了
。

新世纪剧社要演出抗战戏的消息
,

一传十
、

十传百
,

人人奔走相告
,

很快就满城皆知 了
。

都

象盼过年
、

盼节日一样盼着演出 日期
。

演 出的场

地在蚕县城内城陛庙对面的大戏楼上
。 “
七七

”
事

变前
,

这里逢年过节经常演出大戏
,

什么西皮
、

二簧
、

梆子
·

腔
、

丝弦
、

昆曲
、

拉拉调
。

演话剧还

是开天辟地第一 回
。

因此人们都有一 个 好 奇 心

理
,

抗战新戏怎么演
、

怎么唱
,

只听说过
,

没有见

过
,

都想看个稀罕
,

开开眼界
。

演出 的 那 天 傍

晚
,

天刚擦黑
,

男男女女
、

老老少少
,

就奔向了

大戏楼
。

戏 楼前熙熙攘攘挤满了热情的观众
,

围

着戏楼摆着一圈小商小贩
,

和往常唱大戏一样的

热 闹
,

一样的气派
。

古老的大戏楼装饰一新
。

前脸挂着一块紫红

色新大幕
,

上边箍着
“
蠢县新世纪剧社

”
几个 白色

大字
,

这块大幕是剧社唯一的最最贵 重 的 家 产

了
。

戏楼周 围贴满了抗战标语
,

画着很多抗战漫

画
,

醒 目耀眼
,

招引着一群一群 的 人 围 观
、

议

论
,

都说这和唱大戏派头就是不一样
。

天渐渐的黑下来了
,

演 出就要开始了
。

报幕

员梁文周 同志 (他是个大学生 ) 迈着矫健的步伐

走到台前向观众行礼
、

报告节 目
。

首场演出的节

目
,

我们选 了《放下你的鞭子》
、

《活路 》
、

《 自取 》
、

《胜利归来》
。

首场演出收到了不寻常的效 果
,

震 动 了 全

城
。

有的说比大戏好
,

看得清
、

听得懂
,

和真事

一样 ; 有的说看了戏大快人心
,

热血沸腾
。

第二

天清早
,

我们的
“
后台老板

”
刘通庸同志就跑到剧

社驻地向我们来祝贺
、

鼓励
,

他高 兴的
.

闭不拢

嘴
,

两只眼睛乐的眯缝成 了一条线
,

尸

连走路也象

喝醉 了酒
,

轻飘起来了
,

进 门旋赞不绝 口 地 说
:

演得好
,

第一炮打响了
,

全城开花
,

童史称赞
。

首场演出收到如此强烈效果
,

是我们没有想

到的
,

这引起 了我们的深思
。

我们的剧 目并不都

是名著佳作
,

我们的演员是刚出学校大门的青年

学生
,

没有高超的表演艺术
,

我们的灯光
、

布景

非常简陋
,

更不会引人入胜
。

那末是什么力量使

观众如此热血沸腾呢 ? 事实使我们悟出了一个道

理
,

是我们的节 目内容倾诉了群众苦难
, 、

揭露了

日寇罪行
,

回答了人民要求
,

代表了人民愿望
,

指出 了奋斗 目标
。

人民从戏中 目睹 了 日本军国主

义野蛮兽行
,

恨上心头
、

血涌心头
、

火烧心头
,

大大激发了抗 日热情
,

明白了抗战是生存
,

妥协

是死路
。

我们演出鼓舞了人民
,

振奋了人民
,

同

时教育 了我们
,

提高了我们
,

使我们开始懂得了

舞台是战场
,

懂得 了文艺的战斗作用
,

由此更加

热爱我们的工作
,

更加热爱我们的事业
。

首场演出的反映
,

象雷鸣闪电一样
,

从城里

传到了乡村
,

传到 了部队
,

我们顺应广大群众的

要求
,

立恨口着手准备深入农村
、

深入部队
,

送戏

上门
、

巡回演 出的工作
。

〔四〕

正当风和 日暖
、

百花盛开的季节
,

我们象战

士开赴前线一样
,

以激动的心情
,

战斗的姿态
,

昂扬的步伐整装出发 了
。

到群众中去
,

进行抗 日

宣传
。

我们没有什么笨重的演 出器材
,

行动方便
,

自己携带着必要的服装
、

道具
、

乐器
,

以及书写

标语的颜料筒子
,

二十个人
,

一队文艺轻骑兵
,

转战在蠢县各个 区
、

镇及大的村庄
。

各个村镇
,

听说
“
新世纪剧社

”
要去演出的消 息 之 后

,

搭 戏

台
、

接亲戚
、

碾米磨面筹办吃的
,

一片节 日气氛
。

每去一地
,

我们还没有走近村庄
,

远远的村头上

一群群一 队队男女群众 自动的站在高 坡 和 路 边

上
,

笑盈盈地
、

热情兴奋地翘首企望着我们
。

我

们每到一村
,

在村头把队整好
,

领队 的 吹 着 哨

子
,

大家迈着整齐的步伐
,

喊着一二三 四
,

高唱

着抗 日歌曲前进
。

别看我们人数不多
,

走起路来

精神抖擞
,

唱起歌来威武雄壮
。

当时
,

冀中内地的县城
,

尚未失守
。

冀中人

民役有遭到日寇的洗劫
。

冀中大平原物产丰富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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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处在
“
黄金时代

, .

号称八路军的
“
衣粮库

” ,

苏

联的
“
乌克兰

” 。

我们所到之地
,

都受到喇陌汹勺热

情接待
。

猪肉白面
,

待如上宾
。

农村比城市看戏

的机会更少
,

所以我们每场演出更加受到村民的

欢迎
,

又有一番盛况
。

在演出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的

时候
,

当戏中卖艺的小姑娘唱完《松花江上》歌子

之后
,

老艺人向观众要钱
。

这本来是戏中戏前情

节
,

可台下观众信以为真
,

纷纷往台上扔钱
。 ,

前

台主任出去解释劝粗观众不要扔钱
,

给果舰凉被

剧情打动了
,

还是祖拦不住
,

几乎场场如此
,

多

时每场扔上铜板达九百多枚
。

这些钱是无法退回

观众了
,

就补充了我们钓演出开支
。

在演出话剧

《活路》 时
,

当励清发展到 日本鬼子骑在剧中主人

公老头淆g身上
,

寻欢做乐当中姗马污辱开心的时

候
,

老头的儿子
、

女儿奋起反击
,

痛打鬼子时
,

台下观众群情激奋
,

拣起砖头
、

瓦块投向鬼子
,

造成了台上台下一齐痛打的场面
。

一次在附幕之

后
,

扮演 日本鬼子的弓称震同志抱着脑 袋 跑
·

回 后

台
,

就喊
: “
哎哟 ! 把脑袋打了一个包

。 冲
别看打

了一个包
,

他非常得意高兴
,

证明他演得成功
。

在演出话剧《张家店》时
,

剧情发展到 日本鬼子兽

性大发要奸污一个少妇
,

扮演少妇的演员沈雁同

志拿起菜刀要砍鬼子
,

菜刀润明刚举起
,

观众在台

下齐声呐喊助威
:

杀 ! 杀 ! 当菜刀放在鬼子的脖

项上
,

下边观众又是 , 阵喊叫
:

使劲 ! 使劲 ! 接

着是一片掌声
,

一阵喊叫
,

沈雁同志一看效果如

此强韶
,

本来排澳时就是砍一刀
,

可是现在台下

观众鼓掌称快
,

为什么不顺从民意
,

来个大快人

心呢 ! 于是沈雁同
j
志就

J

当场加戏了
,

砍了一刀又

~ 刀
,

砍了又锯
,

锯了又砍
,

台下的掌声热一阵

冷一阵
,

冷一阵又热一阵
,

连声喝彩
,

台上台下

泽然一体
,

长了人民的志气
,

灭了鬼子的威风
。

每个戏的演出
,

都在不同的角度上使观众受

到了不同的教育
。

《活路》和《 自取 》的演出
,

批判

了当时在一部分人中对日本帝国主义还抱有幻想

的念头
。

如《活路》剧本中写了一个老头
,

他的论

调是
: “
六十年一个花甲子

,

在劫
1

的难逃
,

谁来了

给谁拿粮
。

谁得了天下
,

谁布告安民
,

谁也不能

不要老百姓
。 ”
这种甘当顺民的思想

,

当时在一部

分老年人身上有代表性
。

结果日本鬼子打来了
,

面对现实
,

打消了他的幻想
,

他才恍然大悟
,

懂

得了亡国奴不如丧家之犬
,

只有抗日才是活路
。

《活路》教育了剧中人
,

加深了演员钓贫族感情
,

也教育了观众
。

另外在国民党军队败退时
,

为了

掩盖他们那种恐日病的实质
,

在群众中散布了许

多亡国论调
,

为 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战用撇了义务

宣传
。

说什么
: “
日本人的武器好比长梭标

,

中国

人的武器好比剃头刀
。 ” “

现在连英
、

美都不敢和

日本交战
,

我们是小菜一篓
。 ”

这也在绪阳知群众中

造成了悲观失望情绪
。

给果 《游店以 》
、

《胜利归

来》 两个戏的演出
,

李分驳了 阵本帝国主义不哪裁

胜的神话
。

不少群众看完戏之后
,

找费们谈心
,

倾吐肺腑之言
。

他们说
:

去年
“
七七

”
事变

,

!彝民

党夹着尾 巴跑了
,

县长带着太太
,

脚板上抹抽帽

了
。

剩下老百姓手无寸铁
,

干等着伸长脖子挽杀

了
,

谁还想到能有今天
。

你们筷的戒
,

给咱佬石

姓擦亮了眼睛
,

长了志气
,

明白了道理
。

”酬门这

么大的中国
,

这么多的人 口
,

联合起来还打不败

一个小小的 日本… …
。

有的村里为了表彰我们哟

演出
,

给我们赠了
“
唤醒民众

” 、 “
抗 日先锋

”
的锦

旗
,

夸耀我们都是
“
有志之士

” 。

群众的过 高 表

扬
,

对我们是极大的鞭策
。

群众越欢迎
,

我绍口就

越愿演 出
,

经常是戏演完了
,

群众围 着 舞 台不

走
、

不散
,

要求加演节目
。
特别是在我劣弘仁村里

演出时
,

所有的戏都演完了
,

所有的歌子都唱完

了
,

还没满足群众的要求
,

乡亲们在台下呼唤着

我的名字
,

叫嚷不休
, “
再演一个吧

,

翻翻 箱 底

吧
,

倒粪也可以 (倒粪是指
“
反场

”
的意思 )

。 ”
群

众要求文艺生活
,

但更主要的是戏中反映泊勺沟容

为群众伸张了正义
,

他们一扫往日郁俩心情
,

换

来了喜悦的笑颜
。

天气渐渐热 了起来
,

已到盛夏季节
,

我们的

巡回演 出一直在紧张进行着
,

足迹不保遍及了全

益县
,

而且接受 了各地邀请
,

跨越了县境
,

到安

国县
、

望都县
、

博野县为改编河北民军做过慰间

演 出
。

到高阳县为部队祝捷做过劳军演出
。

到清

苑县清凉城一带为收编
“
联庄会

” (地主武装 ) 进

行过宣传演出
。

在不断的演出中
,

加强了舞台艺

术实践
,

锻炼了演员
,

提高了演出质量
。

随着抗

战形势的发展 : 我们感到需要增加新的剧 目
,

六

范下旬
,

我们第一次巡回演出暂告一段落
,

返回

县城休整
,

排演新剧 目
,

迎接新的演出任务
。

〔五〕

我们这些从城关和四乡集拢来的同志
,

时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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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久
,

作风上
、

团结上慢慢也显露出一些问题
。

六月底
,

梁斌同志从外地回来
,

县委派他到新世

纪剧社担任社
一

长
,

原来的社长张春霖同志调抗战

学院学习
。

梁斌 同志是抗战前的地下党员
.

又是

戏剧专科学校毕业
,

是个难得的人才
。

池到
·

剧社

之后
,

抓了思想工作建设
,

开展了批评与 自我批

评
,

整顿 了作风
,

发展了党员
。

在艺 术 工 作 方

面
,

上表演课
、

化装课
、 “

戏剧概论
”
课

,

还写了

《爸爸做错了》
、

《 血洒芦沟桥》两个剧本
,

并亲 自

导演
,

在
“ 七 七

”
抗战一周年全县纪念大会上演出

了
。

这两个戏的演出
,

不论在表演上
、

化妆上
、

舞台美术上都有新的跃进
,

对剧社每个同志都有

新的收益
。

排演时
,

不论是对
“
台词

” 、

走
“
地位

”

都更加紧密 的为本剧的主题思想服务
,

演出时也

去掉了不必要的
“

嵘头
” ,

新世纪剧社向专业化
、

正规化迈进着
。

八月份冀中区抗战建 国联合会为加强冀中群

众 的文艺活动
,

决 定成立剧社
。

有人极力推荐把

最县新世纪剧社调 归冀中扰联会领导
,

并派冀中

抗联会宣传部长路 一同志做为
“
钦差大臣

”

来氢县

商谈
。

盖县县委从抗战全局出发
,

慷慨支援
。

于

是这个氢县人民养育起来的
、

在氢县土生土长的

新世纪剧社
,

于一九三八年深秋告别了金县的乡

亲父老奉调冀中
,

肩负起知狗任务
,

踏上 了新的

征途
,

去迎接新的未来
。

新世纪剧社在益县虽然仅仅度过 了短短的五

个月
,

他在舞台上 留下的艺术形象
,

尽管还是非

常粗糙的
,

但在当时当地却深深印在蠢县人民的

心 目当中
。

四十多年过去 了
,

氢县的人 民
,

氢 县 的 干

部
,

凡是经历过那个不寻常的年代
,

看过新世纪

剧社演出的
,

至今仍留给他们亲切 的记忆
。

因为

他是瑟县劳动人民 的儿子
,

他的文艺活动和鑫县

人民有着患难 与共
、

水乳交融 的关 系
。

四十多年

过去 了
,

革命文艺 工作发展的实践证 明
,

在不同

的时期
、

不同的条件下
,

创作的题材可 以多种多

样
,

艺术质量有 高有低
,

但是文艺 为革命服务
、

为人民大众 的切身利益服务
,

与人民同呼吸
、

共

命运
,

更好地发挥文艺的社会教育作用这个光荣

传统
, “
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

” ,

用光辉无邪

的思想 引导人民前进的政治责任
,

在任何时候都

是需要坚持
、

继承和发扬光大 的
。

一九八 O 年八月于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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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们七手八脚地忙起来
,

我忽觉得鼻子有些发

酸
,

模糊 中
,

我仿佛看 见工会主席突地发胖了
,

长高 了
,

像座铁塔似的兀立在 阳光下… …

以后
,

我到扒楼沟搞优抗工作
,

给缺地少地

的抗属调剂土地
,

给缺少劳力 的抗属 组 织 代 耕

队
; 以后

,

又到芦子河征收经济作农业税
;
再以 后

就参加了减租减息运动
、

动员新战士入伍
、

组 织

变工队… … 到秋 季反
“
扫荡

”
时候

,

我已经能在敌

人缝隙中穿来穿 去
,

而不用耽心找不 到吃住地方

了
。

这期间
,

在
“
按捺不住

”
的情况下

,

我写 了一

些通讯
、

特写
、

短篇小说

—
这些作品谈不上什

么艺术性
,

只是在某些侧 面粗笔勾画 了一点保德

农 民在建设根据地中的
·

战斗事迹 而 已
,

这 年冬

天
,

我被调 回边区参加整 风 运 动
。

1 9 4 4 年
,

晋

绥边区发起了
“
七七七

”
文艺奖金征文运动

,

在亚

马
、

周文等同志 的领导下
,

我和西戎
、

常功
、

芦

梦
、

胡正
、

张朋明等伺志合写 了《王德锁减租》
、

《大家办合作》两个大型秧歌剧—
这两个剧本分

别获得了
“
七七七

”
文艺奖金甲等和丙等奖

。

以后

又写 了些短篇小说和小剧本… …

我就是这样走上文学道路的
。

我小时候倒是

爱看 旧小说
,

但万万没有想到我居然会把文学创

作当作终身职业
;
实践证明

,

我确实不是块当作

家的料
。

但在贫穷落后
、

十分 困难 的晋绥边区
,

边区的党政领导
,

特别是负责宣传
、

艺术领导工

作的张稼夫
、

周文
、

亚马同志能 够断 然 采 取 了

“
就地选材

、

土法培养
、

深入实际
、

改造思想
”
这

样 的方针
,

我认为是很有远见
、

很有气魄的
,

而

且也确实收到了 良好效果
,

现在活跃在中国文坛

的马烽
、

束为
、

西戎
、

胡正… … 不就是在晋绥那

块贫瘩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吗 ?

— 不能 因我的

愚顽和无能
,

而否定当时的正确措施 ! 即使象我

这样的人
,

每当回忆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
,

也是

使我非常向往
、

非常动
习

白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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